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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涓水流深

因为有寒流，今年春节，我和先生打算
在家里过。我们居室里暖和得很呢。尤其是
春节，24 小时供暖。
“妈妈，锅炉工不回家过年吗？”真是一

语点醒梦中人。儿子的话提醒了我，这寒冬
里的暖气不是大自然赐予的，是单位的锅炉
工老王一铲煤一铲煤烧出来的。

自老王来单位烧锅炉，每年春节，我们

都是 24 小时供暖。老王不但春节不放假，
年夜饭都不能回家吃呢。可我每年除夕只
知道看电视，吃东西，从来没想起过老王。
而他就住在我们楼前不远的锅炉房里。一
边自责着一边又往锅里多放了一碗水饺，
煮上。

当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来到锅
炉房时，老王正弯腰往炉膛里填煤。炉火把
他的脸映照得红彤彤的，像夏日的太阳。

我说：“王师傅，过年了，吃饺子了！”

“吃过了，里面多着哩。”老王一边把我
往里屋领一边指着一个小方桌子说：“你看，
这是李姐送的，这是小张送的，这是……”

小方桌上放着一溜大小、颜色各异的
碗，但里面都盛着一样的饺子，都一样地冒
着热气。老王说，这饺子花哨着哩，有猪肉
馅的，有牛肉馅的，还有蟹肉馅的哩。我一
个碗里尝一个就尝饱了，呵呵。”我把手里
端着的碗也摆放到小方桌上，说：“您也尝
尝我的手艺吧。”老王拿起筷子夹起一个饺

子放到嘴里，一边说：“香香香！”一边打了
个饱嗝。

半夜一点多钟，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先
生问我：“你觉得今年的节目哪个最好？”

我说：“有一幅年夜画最感人。”
先生问：“什么年夜画？”
我说：“一个小方桌，小方桌上摆放着一

溜形态各异的碗，碗里氤氲着团团热气，一
忽儿幻化出一碗碗香喷喷的饺子，一忽儿幻
化出一炉熊熊的火焰。”

一幅年夜画

文／曲征

年初二，姐姐、姐夫、妹妹、妹夫来我家作
客，席间聊起了中国足球。从中国足球状况、
公安部介入的打假球风暴，一直聊到近日的
东亚四强赛。

聊起东亚四强赛，姐夫、妹夫还有我自然扬
眉吐气斗志昂扬。我们都是中国足球的铁杆球
迷，可惜中国足球总是不长志气，让我们心里憋
屈不说，在与家庭其他成员争夺遥控器的过程
中也总是处于下风。每当想看足球，常常被一句
“你不嫌堵得慌，我还嫌堵得慌呢”给顶回去，最
后的结果往往是将电视画面定格在港台肥皂剧
上。男足上不去，男人们也没了面子，动不动就
被女人一句“你们男人有啥了不起？连足球也不
会踢！”给噎得脸红脖子粗。

现在好了！0：0，3：0，2：0。中国男人以一
球未失的战绩获得东亚四强赛冠军，给中国男

人长了面子，实在可喜可贺。姐夫说：“恐韩症
终于结束了！来，为中国队干杯！”高兴之余，一
杯酒灌了下去。妹夫说：“中国队简直打疯了，
全攻全守，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中国队，倒像是
欧洲队，心里舒坦啊！来，再干一杯！”我说：“谁
说中国男人不行？只要认真踢，中国男人照样
风驰电掣所向披靡，咱们再干一杯！”不知不
觉，一瓶酒已经见底。

外甥说：“中国队长了咱们男人的志气，今
天的酒真成了喜酒。我给长辈满两个酒，再陪两
个酒怎么样？”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又连喝了几
杯，我已醉眼蒙眬，但是心中充满着喜悦之情。

这时，儿子打开了电脑，让我们欣赏四强赛
每一场比赛的视频集锦以及中国队获取冠军的
授奖仪式。在中国VS 韩国的那场比赛中，邓卓
翔连续突破对方两名防守队员机智地将足球送
入球门，令人振奋，再加上解说员激情洋溢的解
说，这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幸福极了。

为东亚四强赛冠军干杯

文／林荣耀

岳父母多的是亲朋同事老街坊，大年
初一迎来送往不断，还有电话铃声穿插响
起。大年初二也热闹，两个女儿六口子，在
岳父的率先垂范和精心统筹下，择洗切
剁，煎炒烹炸，架桌搬椅，开酒端菜，洋溢
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一切就绪，众人落座，小姐弟两个分列
姥娘左右。大姨子端起饮料，乐呵呵地给父
母道辛苦、拜大年，引得我等纷纷应和。不知
不觉两瓶剑南春见了底，只是鸡鸭鱼肉剩
下大半，惹得岳母不住地摇头叹息。顷刻间
圆桌换成了方桌，岳母对我和妻子说：“麻将
我和你爸先应付着，你们带着孩子下去给
你周大娘拜个年吧，站一站，说说话。”

周大娘跟我岳父母是老街坊，寡居多
年，念过大学的独生儿子被一桩案子牵
连，牢狱六载便有些呆傻了。周大娘没有
退休金，如今娘俩开着一爿铁皮铺子，卖
的是烟酒和报纸。岳母跟她结缘，间或送

她一些包子、大米、花生油之类。
我说：“孩子别去了吧，免得人家为压

岁钱犯难。”岳母允了我的主张。叩门而
入，周大娘现出惊讶进而欣喜的神情，赶
紧拿盖杯泡了茶，又喊儿子从破旧的矮柜
里寻出大半塑料袋散瓜子。又要让座，水
泥地上却没像样的椅子，就往床上让，而
我终究还是站着。

回家不多时，周大娘也过来了。麻将
桌上的我们集体起立，齐声问候。周大娘
跟我岳母聊了一会儿家常，末了起身，待
要送行，她却叫来我儿子，摩挲着他的头
说：“这孩子平常看着就好，又争气考了级
部第一；你姐姐年年得三好，古筝都练到
十级了。给你和姐姐压压岁吧。”说着掏出
两张百元大钞，看得出是刻意不使弯折，
因而保持了平挺姿态。

周大娘母子的后半生充满风险，在他
们的价值标尺下 200 元钱并非小数。那么她
为的是什么呢——— 尊严、友情还是礼尚往
来？我不由陷入了沉思。

意料之外的压岁钱

春节里

那些令人

感动的瞬间……

那走单骑的一家人
文／柳如

我们都是过客，是陌生的路人，但是他们回
家的那种执著还有那种渴望却深深打动了我。
他们是一家人，男人、女人还有个七八岁的

孩子。一家人全都穿着臃肿的棉衣，一副长途跋
涉的样子，摩托车两侧还带有行李和一些年货。
他们走在我的车前，速度不快。当我拐进加油站
加油时，这一家人也恰好停下来休整。正因为他
们的特别，于是趁加油的空隙便聊了几句。
原来因为车票一票难求，又想着早点回家，

于是夫妻两人一商量便骑着摩托车踏上了归家
的路程，一路上风餐露宿，受了不少苦。更何况
临近年底不少地方下了大雪，路上更是难走得
很。女人边说边给男人按摩着手指，看我注意，
男人苦笑着说手指都冻僵了。小孩子有活力，在
一旁蹦蹦跳跳的，嘴里还在问：“怎么还不到家？

急死了。”男人和女人同时回过头微笑着对他说
快了快了。男人说，一想到家里的大红灯笼和锅
里热腾腾的饺子，全身就有使不完的劲……这
段时间里我听到更多的是他们一家人对家的向
往和期盼，而对路途的艰辛却没有一点的抱怨，
真有些佩服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回到那
个温暖的家，为了过一个团圆的年。休整了十几
分钟，一家人又重新踏上了归家的路途，目送着
他们走远，我的眼睛不觉有些湿润。

原来家的力量如此强大，令全天下的儿女
都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论你是用何种方式回家，
目的只有一个——— 家，那一刻，家的曲调是这样
的绵长、悠扬……
当我到了家，坐在暖暖的热炕上时，心里想

得最多的是：那一家人安全到家了吗？祝福他们
一家能过一个幸福、团圆的新年。
只要有希望，便没什么不可能。

温馨提示
文／纪慎言

俗话说：“不到年三十，总也办不齐。”这俗
话还真不俗，听听谁家也都这样，一进腊月门，
老人们就叽里咕噜地忙年，总是忙到年三十晚
上，累得一腚坐下来才喘口粗气：“咳，有吗算吗
吧！”可今年年三十天一擦黑，我刚想坐下来喘
口粗气的时候，突然又想起还有一件大事没
办——— 那必须天天吃顿顿吃的降糖药还没买！
看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六点了，药店虽然不远，但
不知道人家关不关门。

急急忙忙赶到离我家大约 300 米的这
家药店，还好，门没关。我赶紧进门走到平常
常去的那个柜台前。接待我的是位戴眼镜的

女营业员。我说买“诺和龙”。她问要什么规
格的。我说 2 . 0 的。她回身从药架上拿过一
盒来让我看。她问要几盒。我说两盒。她开了
条，我交了钱。之后，她把药装到一个小塑料
袋里。在把药递给我的时候，她对我说：“要
过年了，这对你们糖尿病人可是一关呀。酒
场多，应酬多，吃得好，睡得少，这些可都对
控制血糖不利啊！”
她的话，让我的心头倏地一热。哦，一个

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竟在春节这个美好节日
之初，给了我这个白发老人这样一个绝对温
馨的提示，怎不让我感动！我手微微颤抖着
接过药来，然后冲她鞠躬似地点点头，由衷
地说了声：“谢谢！”

给母亲磕头
文／琴心

我喜欢清静，所以对于过年的热闹气氛，有
些不适应。每年，都在大年三十，才拖拖拉拉极
不情愿地回家。今年，也不例外。

除夕夜，一家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吃着
年夜饭看电视。有什么稀罕的呢？每年都这
样。可是，即使没有多大的情趣，你也会被过
年的气氛感染。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看着
春节联欢晚会，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

零点刚过，母亲就又忙碌起来了，支使着
我们帮她干这干那。把桌子抬到院子里，摆上
鸡鸭鱼肉，倒上酒点上香。我知道，母亲要敬神
了。

母亲边点香边说，这香着得多好啊，好兆
头啊。等落了香帽，母亲就开始烧纸了，嘴里念
念有词的。什么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的，有时，我

听着就想笑。可是，突然，我却笑不出来了，只
听母亲念叨：“济南的神啊，千佛山上的神，济
南的路神、河神，你们可要保佑我的孩子啊，让
孩子平平安安的。谁让她离你们近呢！吃了喝
了，拿了钱，多照应着我家孩子点啊！等会儿，
我会给你们磕好几个响头的……”

母亲还在那里济南济南地念叨着，我却
在大年夜里流泪了。我知道，这和迷信没关
系，我是被母亲的牵挂感动了。我们每日疲于
奔命地为了自己所谓的目标奋斗，奋斗，不在
乎是否应该给母亲打个电话，甚至不在乎回
家过年。其实，母亲就是觉得，在这样一个日
子，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的心愿和担忧说出
来。这样，她就踏实了，因为有那么多的“神
仙”保佑着她的孩子们。

这个除夕，母亲给“各路神仙”磕响头，我
也磕了好几个响头，是给我的母亲的！


